警察人家之重温军人梦 
夏桂林

解甲归田后修水籍战友已有十年没见面了。大家决定在建军节这一天，聚会南崖，重温军人梦。

聚会前夕，我取出纪念相册，重温那张在南国边陲时修水籍战友的团体照。照片上我们这批十八丶九岁的“新兵蛋子”，身穿没挂领章帽徽的“国防绿”，在木棉树下，一个个做出塑像中的表情。我们把黄金岁月献给了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。修水籍战友不愧为来自红土地上的好儿郎，大家较着劲儿争当神枪手、神炮手，几年军旅生活，大都立过功、受过奖；不少人入了党、提了干，还有的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，经受血与火的洗礼，汗洒东海岸，血染南疆土，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。
转眼十年过去了，弹指一挥间。“８·1”上午9点钟，南山崖上以是济济一堂。初见之后，紧紧握手、相互间问候——亦不失军人特有的粗犷。待坐下，四周看看，觉得并没隔着十个春秋，仿佛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军人大会，挪了一个“点名”的地方罢了。
接着就真的开起会来。首先核对了各人的住址和单位，然后一一自报这些年的简历。“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”战友们几乎都已成家并有了下一代。我们是一代奇特的军人，在十年动乱的尾声里我们应召从戎，又带着自卫反击的硝烟告别军旅。如今，有的当了厂长经理；有的解甲后又考入大学，事业上小有成就；有的成为农村商品生产的行家里手。当然也有不走运的，桃李乡一位姓谢的战友，母亲长年卧床，久治不愈，连带去世安葬花光了家底，目前还拖着沉重的债务；人到中年，他是战友中唯一的“单声汉”。于是战友们纷纷出计献策为他制订致富计划，力争近年摆脱贫困，也没有谁发起，大家纷纷解囊相助，以尽微薄之力缓解他的燃眉之急。
中午到了。就在南崖餐馆共进午餐：回味“国防绿”，话说新兵连，庆祝自己的盛大节日。像在军营一样，举杯豪饮，为过去也为未来干杯。有人红光满面，有人神色安然，有人形容疲惫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不也是这样吗？事业上春风得意、一帆风顺固然可喜可贺；生活上安居乐业，小两口加个“小皇帝”不会因诸如物价上涨、住房紧张等不如意因素而影响生活的安定。有两位勇气十足的战友，仍在为学位奋斗；也有属“开放型”的早已用舞步代替了昔日的“正步”。有人提到一位没来的战友，叫人感叹不已。前年误入歧途，今日仍在高墙之内。
一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再拍一张彩照，留下永恒的纪念。最后彼此相约，明年“八一”再重逢。军旅生涯里我们越来越远，我们都在老去，只能用聚会寄托自己的怀念，在一生中几个短暂的时分，重新当一会儿军人，以战友相称，会使人产生一种体验：我们没有虚度年华！(发表于修水报国防杯征文二等奖)






